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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姆认同”: 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
与建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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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　 伟　 田鸿涛

　 　 内容提要　 “哈希姆认同” 是对先知穆罕默德所属圣裔家族的认同ꎬ 随

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具有了宗教认同、 政治认同乃至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的意

涵ꎮ １９２１ 年外约旦建国后ꎬ 面临着如何构建国家认同的难题ꎮ 阿卜杜拉国王

借助 “哈希姆认同” 推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大叙利亚的统一ꎬ 外约旦的国家

认同并非主要关注点ꎮ ２０ 世纪中后期ꎬ 约旦对 “哈希姆认同” 进行新的阐

释ꎬ 即在阿拉伯主义的语境下ꎬ 强调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本土属性、 圣裔身

份和圣地保护者的角色ꎬ 以及对现代约旦的历史贡献ꎮ 借此ꎬ 叙说约旦历史

的连续性ꎬ 约旦因哈希姆家族也具备了独特性和集体认同ꎮ 而哈希姆家族则

淡化了作为约旦 “外来者” 的色彩ꎬ 提升其政治合法性ꎮ “哈希姆认同” 与

约旦国家认同合二为一ꎬ 体现出某种共生关系ꎮ 约旦将传统宗教政治文化现

代化ꎬ 使之成为民族建构的资源与动力ꎮ 这也成为除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

主义之外的独特的民族建构路径ꎬ 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约旦的稳定之匙ꎮ
关 键 词　 政治文化　 约旦　 “哈希姆认同” 　 民族建构　 政治稳定

作者简介　 闫伟ꎬ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西北大学中东研

究所副所长、 教授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ꎻ 田鸿涛ꎬ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

生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ꎮ

身份政治和民族认同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议题ꎬ 亦是制约现当代中东发

展的关键变量ꎮ 特别是 “新月地带” 诸国的族群、 教派构成极其复杂ꎬ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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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民族认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已然成为相关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ꎮ① 伊拉

克、 叙利亚、 黎巴嫩乃至以色列莫不如此ꎬ 阿富汗、 塞浦路斯、 土耳其也深

受族际冲突的困扰ꎮ 民族认同危机甚至引发严重的内乱ꎮ 约旦哈希姆王国②作

为 “沙聚之邦”③ꎬ 地处中东冲突的 “风暴眼”ꎬ 却相对稳定ꎮ 这与约旦独特

民族构建路径不无关系ꎬ 其独特性在于将传统的政治文化ꎬ 即 “哈希姆认同”
进行符合时代的阐释ꎬ 使之成为约旦现代民族认同的基石ꎬ 在维护王朝统治

的合法性的同时ꎬ 增强了民族认同感ꎮ 国外学界主要关注于约旦民族认同的

历史变迁、 族际关系等内容ꎬ 但对于 “哈希姆认同” (Ｈａｓｈｅｍｉ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缺

乏系统的研究ꎬ 因此不能完全解释约旦这样一个缺乏历史基础、 资源贫瘠并

且社会具有异质性的王国ꎬ 为何能够相对成功地建构民族认同ꎮ④ 国内学界主

要关注于部落问题与约旦国家构建等问题ꎬ 对于约旦的民族认同研究并不充

分ꎮ⑤ 本文以 “哈希姆认同” 的变迁为主线ꎬ 系统剖析作为政治文化观念的

“哈希姆认同” 的嬗变ꎬ 以及对于约旦民族构建的影响ꎬ 为认识当代约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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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本文的民族建构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 强调的是建构国家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 认同的历史进程ꎮ
约旦在不同时代称谓不一ꎬ １９２１ 至１９４６ 年为外约旦酋长国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ｊｏｒｄａｎꎬ 或称 “外

约旦埃米尔国”) 时期ꎬ 即英国委任统治下的 “外约旦” (Ｔｒａｎｓｊｏｒｄａｎ)ꎮ １９４６ 年外约旦独立ꎬ 改名为

“约旦哈希姆王国” (亦有说法称其为 “外约旦哈希姆王国”)ꎬ １９４８ 年ꎬ 外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巴勒

斯坦部分领土ꎬ １９５０ 年两地统称为 “约旦哈希姆王国”ꎬ 延续至今ꎮ 本文以名从史出的原则ꎬ 按照不

同时代约旦 “国名” 来指这个国家ꎮ
约旦 ９８％以上的人口为阿拉伯人ꎮ 主要由约旦本土居民 (外约旦人)、 巴勒斯坦难民、 切尔

克斯人、 车臣人等构成ꎬ 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ꎮ 一般认为巴勒斯坦人占到 ６０％以上ꎮ 阿拉伯民族认

同是近现代的产物ꎬ 并非完全是政治认同ꎮ 为行文方便ꎬ 尽管巴勒斯坦人和外约旦人皆属阿拉伯人ꎬ
本文将之视为不同 “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ꎬ 将整体上的约旦人视为国家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ꎮ 参见中国驻约

旦哈希姆王国大使馆: «约旦国家概况»ꎬ ｈｔｔｐ: / / ｊ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ｊｙｄ / ｇｊｇｋ / ｔ１４２９８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１０ － ２０ꎮ

Ｅｌｅｎａ Ｄ􀆰 Ｃｏｒｂｅｔｔꎬ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ｓｈｅｍｉｔｅｓꎬ Ａｕｓｔ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ꎻ Ｍｙｒｉａｍ Ａｂａｂｓａ ａｎｄ Ｒａｍｉ Ｄａｈｅｒꎬ Ｖｉｌｌｅｓꎬ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ｓ
Ｕｒｂａｉｎｅｓ 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ｅｎ Ｊｏｒｄａｎｉｅ ( Ｃｉｔｉｅｓꎬ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ꎬ
Ｂｅｙｒｏｕｔｈ: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ｄｅ ｌ’Ｉｆｐｏꎬ ２０１１ꎻ Ａｒｙｅｈ Ｓｈｍｕｅｌｅｖｉｔｚ ａｎｄ Ａｓｈｅｒ Ｓｕｓｓｅｒ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Ｈａｓｈｅｍ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Ｕｒｉｅｌ Ｄａｎ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ꎬ １９９５ꎻ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Ｔｏｒｋｉ
Ｂａｎｉ Ｓａｌａｍｅｈ ａｎｄ Ｋｈａｌｉｄ Ｉｓｓａ Ｅｌ － Ｅｄｗａｎꎬ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 ”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Ｉｓｓｕｅ ６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９８５ － １００２ꎻ Ｃｕｒｔｉｓ Ｒ􀆰 Ｒｙａｎ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ꎬ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５６４ － ５７８ꎻ Ｓｔｅｆａｎｉｅ Ｎａｎｅｓꎬ “Ｈａｓｈｅｍｉｔｉｓｍꎬ Ｊｏｒｄａ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ｕ Ｏｄｅｈ
Ｅｐｉｓｏｄｅ”ꎬ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６２ － １９５􀆰

韩志斌、 薛亦凡: «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１８ ~ １３９ 页ꎻ 李茜: «约旦民族国家构建演进历程与特点»ꎬ 载 «科学经济社会»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７６ ~ 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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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稳定提供一定的镜鉴ꎮ

一　 “哈希姆认同” 的政治文化意涵及流变

阿尔蒙德认为ꎬ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

信仰和感情”ꎬ 是 “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 经济、 政治活动形成的ꎮ”①

“哈希姆认同” 历史上长期盛行于伊斯兰世界ꎬ 是重要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念ꎬ 也

是政治合法性和社会认同的重要渊源ꎮ 它具有多个维度ꎬ 不同时代的侧重也有

所差异ꎮ 但究其本源而言ꎬ “哈希姆认同” 是对哈希姆家族 (Ｂａｎｕ Ｈａｓｈｉｍ) 的

认同ꎮ 后 者 在 阿 拉 伯 乃 至 伊 斯 兰 世 界 享 有 盛 誉ꎬ 它 属 于 古 来 氏 部 落

(Ｑｕｒａｙｓｈ)ꎬ 阿拉伯人将之视为易卜拉欣 ( Ｉｂｒａｈｉｍꎬ 即亚伯拉罕) 的直系后

代ꎮ② 公元 ４８０ 年ꎬ 哈希姆家族迁至麦加ꎬ 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ꎬ③ 并在以麦

加为中心的红海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④ 哈希姆家族成为阿拉伯部落谱系中

最尊贵的一支ꎮ “哈希姆认同” 最初基于血缘关系ꎬ 属于部落认同ꎮ
伊斯兰教诞生后ꎬ 由于穆罕默德出自哈希姆家族ꎬ 后者具有了圣裔 (Ａｈｌ

ａｌ － Ｂａｙｔ) 的身份属性ꎮ “哈希姆认同” 也增添了新的含义ꎬ 即穆斯林对穆罕

默德及所属哈希姆家族的宗教推崇ꎮ 根据伊斯兰教教义ꎬ 所有穆斯林都要爱

戴圣裔家族ꎬ 中东穆斯林在礼拜时大都祝福圣裔家族: “真主ꎬ 祝福穆罕默德

和他的家庭”ꎮ⑤ 尽管在伊斯兰世界ꎬ 自称圣裔者不计其数ꎬ 但哈希姆家族作

为最重要的圣裔家族ꎬ 其成员具有 “谢里夫”(Ｓｈａｒｉｆ) 或 “赛义德” (Ｓａｙｙｉｄ)
的头衔ꎮ⑥ 遍布伊斯兰世界的苏非派也大都强调自身的圣裔传统ꎬ 并享有免税

和免服兵役等特权ꎮ “哈希姆认同” 成为重要的宗教象征ꎮ 在穆罕默德时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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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加布里埃尔􀅰Ａ􀆰 阿尔蒙德、 小 Ｇ􀆰 宾厄姆􀅰鲍威尔著: «比较政治学: 体系、 过程和

政策»ꎬ 曹沛霖等译ꎬ 东方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２６ 页ꎮ
根据阿拉伯人的说法ꎬ 易卜拉欣两子伊斯玛仪 ( Ｉｓｍａ ‘ ｉｌꎬ 即 Ｉｓｈｍａｅｌ) 和伊斯哈格 ( Ｉｓｈａｑꎬ

即 Ｉｓａａｃ) 分别为阿拉伯人、 犹太人的先祖ꎮ
Ａｈｍａｄ Ｅｌ － Ｓｈａｒｉｆ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ｓｈｅｍｉｔｅ Ｓｅｌｆ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Ｋｉｎｇ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ＩＩ’ 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３８􀆰
Ｇ􀆰 Ｒ􀆰 Ｈａｗｔ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 － Ｔｈｅ Ｕｍａｙｙａｄ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ＡＤ ６６１ － ７５０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２２􀆰
Ｃｅｎａｐ Çａｋｍａｋꎬ Ｉｓｌａｍ: 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ꎬ Ｖｏｌ􀆰 １ꎬ 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ＡＢＣ －ＣＬＩＯ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７２􀆰
“赛义德” 本意为 “首领、 先生”ꎬ “谢里夫” (复数为 “阿什拉夫”) 本意为 “贵族” 或者

“地区治安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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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姆家族在政治上并无特权ꎮ 公元 ６３２ 年ꎬ 穆罕默德去世ꎬ 由于缺乏明确

的继承制度ꎬ 围绕哈希姆家族成员是否具有继承权的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ꎮ
“哈希姆认同” 也具有了政治认同的因素ꎮ

当时ꎬ 所谓的 “合法主义派”(Ａｈｌ ａｌ － Ｎａｓｓ) 出现ꎬ 其核心理念在于: 哈

里发须由真主选择的哈希姆家族成员世袭ꎬ① 兼具宗教和世俗权威ꎮ② 当时的

哈希姆家族主要指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 (Ａｌｉ ｉｂｎ Ａｂｉ Ｔａｌｉｂ) 与穆罕默德之女

法蒂玛 (Ｆａｔｉｍａｈ ａｌ － Ｚａｈｒａ) 的后代ꎬ 即所谓的阿里家族 (Ａｌｉｄｓ)ꎮ 这一派别

反对穆罕默德之后的前三位哈里发ꎬ 以及倭马亚王朝的统治ꎮ 阿里遇刺后ꎬ
“合法主义派” 拥戴阿里之子哈桑 (Ｈａｓｓａｎ ｉｂｎ Ａｌｉ) 和侯赛因 (Ｈｕｓａｙｎ ｉｂｎ
Ａｌｉ) 继任哈里发③ꎬ 反对倭马亚王朝④的统治ꎬ 意图实现哈里发在哈希姆家族

内部的继承ꎮ 倭马亚王朝时期ꎬ 哈希姆家族遭到压制ꎬ 在帝国政治领域被边

缘化ꎬ 但 “哈希姆认同” 的政治属性并未湮灭ꎮ 以阿里家族为代表的 “哈希

姆什叶派” 强调哈里发的哈希姆血统论ꎬ 否认前三位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的

正统性ꎮ “哈希姆认同” 最终发展成为什叶派的核心理念ꎬ 即什叶派的伊玛目

都应在哈希姆家族内部世袭ꎬ 成为什叶派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ꎬ⑤ 直

至 １６ 世纪初ꎬ 波斯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立为国教ꎮ
公元 ７５０ 年ꎬ 阿拔斯人 (Ａｂｂａｓｉｄ) 以 “还权于先知家族” 为口号ꎬ⑥ 将

早期哈希姆家族的政治实践抽象化为 “哈希米耶” (Ｈａｓｈｉｍｉｙｙａｈ) 思想: 其

一ꎬ 重新界定了哈希姆家族的范围ꎬ 将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后代也界定为

哈希姆家族成员ꎻ⑦ 其二ꎬ 力主推翻倭马亚王朝的 “不义统治”ꎬ 哈里发之

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担任ꎮ 是年ꎬ 阿拔斯人推翻了倭马亚王朝ꎬ 建立了阿

拔斯王朝ꎮ 因而ꎬ 该王朝将 “哈希姆认同” 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渊源ꎮ 但此

举同样受到阿里家族的抵制ꎬ 后者认为只有阿里和法蒂玛的后代才是真正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ｈｉｌｉｐ Ｋ􀆰 Ｈｉｔｔｉ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５３ꎬ ｐ􀆰 １７９􀆰

Ｈｕｇｈ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ｂｂａｓｉｄ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３８􀆰
金宜久主编: «伊斯兰教史»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９２ 页ꎮ
事实上ꎬ 倭马亚家族与哈希姆家族同属古来氏部落ꎮ 倭马亚家族的祖先阿卜杜􀅰舍姆斯

(Ａｂｄ Ｓｈａｍｓ ｉｂｎ Ａｂｄ Ｍａｎａｆ) 与哈希姆家族的祖先哈希姆 (Ｈａｓｈｉｍ ｉｂｎ Ａｂｄ Ｍａｎａｆꎬ Ａｍｒ ａｌ － Ｕｌａ) 为兄

弟ꎬ 同为阿卜杜􀅰麦那夫 (Ａｂｄ Ｍａｎａｆ ｉｂｎ Ｑｕｓａｉ) 之子ꎮ
Ｃｅｎａｐ Çａｋｍａｋꎬ Ｉｓｌａｍ: 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ꎬ Ｖｏｌ􀆰 １ꎬ 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ＡＢＣ －ＣＬＩＯ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７２􀆰
金宜久主编: 前引书ꎬ 第 １２１ ~ １２５ 页ꎮ
Ｈｕｇｈ Ｋｅｎｎｅｄ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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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哈希姆家族ꎬ 具有哈里发的继承权ꎮ 北非的伊德里斯王朝 ( Ｉｄｒｉｓｉｄ
Ｄｙｎａｓｔｙ) 和法蒂玛王朝 ( Ｆａｔｉｍｉｄ Ｄｙｎａｓｔｙ) 统治者皆自诩为出自哈希姆家

族ꎬ 属于阿里的后裔ꎮ “哈希姆认同” 不仅是对圣裔的宗教情感ꎬ 更是一种

政治文化和认同观念ꎮ
在阿拉伯帝国时期ꎬ 哈希姆家族作为宗教象征ꎬ 依然具有重要地位ꎮ 在

倭马亚王朝时期ꎬ 穆罕默德的外孙哈桑成为麦加的第一任谢里夫 (Ｓｈａｒｉｆ ｏｆ
Ｍｅｃｃａ)①ꎮ 公元 １０ 世纪ꎬ 阿拔斯王朝与法蒂玛王朝争雄ꎬ 哈希姆家族的正

统地位也成为争夺的焦点ꎮ 双方都拉拢麦加的哈希姆家族ꎬ 以便提升自身

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ꎮ 哈希姆家族成员开始正式领有麦加埃米尔的职位ꎬ
成为麦加的宗教领袖和世俗统治者ꎮ 此后ꎬ 哈希姆家族仍然是中东各个王

朝竞相拉拢的对象ꎬ 借此提升统治的合法性和号召力ꎮ 现代约旦的哈希姆家族

正源于此ꎮ 北非的阿尤布王朝 (Ａｙｙｕｂｉｄ Ｄｙｎａｓｔｙ)、 马穆鲁克王朝 (Ｍａｍｌｕｋ
Ｓｕｌｔａｎａｔｅ) 皆承认哈希姆家族的麦加谢里夫地位ꎮ 至此ꎬ “哈希姆认同” 兼具

宗教认同与政治认同ꎬ 成为中东传统政治文化与正统性的重要来源ꎮ 中东一

些部落组织、 苏非教团也都将自身的起源追溯至哈希姆家族ꎬ 以提升自己的

地位ꎮ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使中东摆脱了 ４ 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ꎮ １５１７ 年ꎬ 奥斯

曼帝国征服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并囚禁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穆瓦塔基勒三世

(Ａｌ － Ｍｕｔａｗａｋｋｉｌ ＩＩＩ)ꎬ 后者被迫将哈里发之位授予奥斯曼素丹ꎮ 奥斯曼素丹

并非出自哈希姆家族ꎬ 因此需要进一步阐释其哈里发地位的正当性ꎮ 一是奥

斯曼帝国塑造 “奥斯曼素丹即哈里发” 的观念ꎮ １１ 世纪之后ꎬ 随着阿拉伯帝

国的分裂ꎬ 哈里发作为世俗统治者的身份日益弱化ꎬ 更多体现的是宗教的象

征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中世纪著名的教义学家安萨里和伊本􀅰泰米叶提出了对哈

里发的新界定: 哈里发并非一定出身于哈希姆家族ꎬ 素丹即是哈里发ꎮ② 这在

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哈里发与哈希姆家族的关联性ꎮ “哈希姆认同” 作为政治合

法性观念遭到削弱ꎮ 二是奥斯曼帝国将麦加、 麦地那以及耶路撒冷纳入直接

􀅰４３１􀅰

①

②

麦加谢里夫为圣城麦加的宗教领袖ꎬ 同时也是世俗统治者ꎮ 维护当地治安和朝觐的秩序是其

重要的职能ꎮ
相关讨论参见李林: «谁之继承人ꎬ 谁之代治者? ———哈里发学说的演变及其对中东政治继承

与换代的影响»ꎬ 载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００ ~ １１９ 页ꎻ Ｈüｓｅｙｉｎ Ｙıｌｍａｚꎬ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 ｉｎ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０７ － ２２８􀆰



“哈希姆认同”: 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　

控制ꎬ 并削弱哈希姆家族的影响力ꎬ 挑拨哈希姆家族内讧ꎮ① 奥斯曼帝国尽管

保留了哈希姆家族作为麦加宗教领袖的 “谢里夫” 头衔ꎬ 但剥夺了其作为世

俗统治者 “麦加埃米尔” 的职位ꎬ 麦加谢里夫皆由奥斯曼帝国任命ꎮ
１９ 世纪后期ꎬ 大叙利亚地区②兴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ꎬ 强调阿拉伯文化

的独特性ꎬ 尤其是闪米特文化在该地区的悠久历史ꎬ 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ꎮ
麦加谢里夫侯赛因 (Ｓｈａｒｉｆ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ｉｂｎ Ａｌｉ) 作为哈希姆家族的首领ꎬ 闻风而

动ꎮ １９１６ 年ꎬ 他在英国支持下发动了 “阿拉伯大起义” (Ｇｒｅａｔ Ａｒａｂ Ｒｅｖｏｌｔ)ꎮ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中ꎬ 哈希姆家族被视为易

卜拉欣之子伊斯玛仪的直系后代ꎬ 亦是阿拉伯民族的两支: 即南部的卡坦族

(Ｑａｈｔａｎ)③ 和北部的阿德南族 (Ａｄｎａｎ) 的共同祖先ꎮ④ 因此ꎬ 哈希姆家族在

一定意义上成为阿拉伯民族统一的象征ꎬ 谢里夫侯赛因借此进行民族动员ꎮ
“哈希姆认同” 也具有了 “泛阿拉伯主义” 的性质ꎮ⑤ 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

杜拉给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ａｍｕｅｌ) 的电报中

指出: “所有阿拉伯国家ꎬ 尤其是麦加和麦地那的圣地ꎬ 都发来无数封效忠侯

赛因国王的电报ꎬ 承认他为哈里发ꎮ 侯赛因国王因此接受了哈里发的地位ꎮ”⑥

谢里夫侯赛因的目标并非名义上的哈里发国ꎬ 而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帝国ꎮ
“这一观念存在于哈希姆家族的集体历史记忆中ꎬ 在那里也有来自古来氏部落

和先知家族的优越感ꎮ”⑦

谢里夫侯赛因领导哈希姆家族和阿拉伯人攻占了大叙利亚地区ꎬ 力图建

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ꎬ 并自称哈里发ꎮ 但是ꎬ 在英国和法国秘密达成 «赛克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哈希姆家族的内讧围绕达维奥恩 (Ｄｈａｗｕ － ‘Ａｗｎ) 和达维扎因 (Ｄｈａｗｕ － Ｚａｙｄ) 两个支系展

开ꎬ 现代约旦的哈希姆家族来自达维奥恩支系ꎮ
大叙利亚地区也被称为 “黎凡特 (Ｌｅｖａｎｔ) 地区” 或 “沙姆地区” (Ｂｉｌａｄ ａｌ － Ｓｈａｍ)ꎬ 即大致

包括今叙利亚、 黎巴嫩、 约旦、 巴勒斯坦、 以色列ꎮ Ｓｅｅ Ｙ􀆰 Ｐｏｒａｔｈꎬ “Ａｂｄａｌｌａ’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ｙｒｉ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８４ꎬ ｐｐ􀆰 １７２ －１８９􀆰

卡坦族又译作 “盖哈唐人”ꎮ
Ｅｌｅｎａ Ｄ􀆰 Ｃｏｒｂｅｔｔ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１８􀆰
Ｃ􀆰 Ｅｒｎｅｓｔ Ｄａｗｎꎬ “Ｔｈｅ Ａｍｉｒ ｏｆ Ｍｅｃｃａ Ａｌ － Ｈｕｓａｙｎ ｉｂｎ － ‘Ａｌ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Ｒｅｖｏｌｔ”ꎬ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０４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０ꎬ ｐ􀆰 ２１􀆰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ｔ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ꎬ ＦＯ ３７１ / １０２１７ / Ｅ ２１８７ꎬ

Ｎｏ􀆰 ８６ꎬ Ｍａｒｃｈ ７ꎬ １９２４ꎬ ｆｒｏｍ Ｊｏｓｈｕａ Ｔｅｉｔｅｌｂａｕｍꎬ “Ｓｈａｒｉｆ Ｈｕｓａｙｎ ｉｂｎ Ａｌ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ｓｈｅｍｉｔ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ｔｏ Ｓｕｚｅｒａｉｎｔｙ ”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１１６􀆰

Ｊｏｓｈｕａ Ｔｅｉｔｅｌｂａｕｍ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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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科协定» (Ｓｙｋｅｓ － Ｐｉｃｏ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的背景下ꎬ 谢里夫侯赛因未能遂

愿ꎮ① 在英国的安排下ꎬ 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Ｉ ｉｂｎ Ｈｕｓｓｅｉｎ)
和费萨尔 (Ｆａｉｓａｌ Ｉ ｉｂｎ Ｈｕｓｓｅｉｎ) 分别担任外约旦埃米尔和伊拉克国王ꎬ 直到

１９４６ 年ꎬ 约旦一直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ꎮ
由此不难发现ꎬ “哈希姆认同” 作为宗教政治文化贯穿于整个中东伊斯兰

文明史ꎮ 它具有多个层面的内涵和时代性的特征ꎮ 伊斯兰教诞生前ꎬ “哈希姆

认同” 具有家族和部落认同的属性ꎮ 在伊斯兰教诞生后ꎬ 它又成为穆斯林所

敬仰和效仿的对象ꎬ 成为宗教象征与认同ꎮ 而在穆罕默德去世后ꎬ 围绕阿拉

伯帝国的继承问题ꎬ “哈希姆认同” 逐渐由边缘步入中心ꎬ 增添了政治认同的

属性ꎬ 并成为阿拔斯王朝及一系列阿拉伯地方政权合法性的渊源ꎮ 奥斯曼帝

国统治时期ꎬ “哈希姆认同” 不再是成为正统哈里发的必要条件ꎬ 但它在中东

尤其是该地区什叶派中具有重要地位ꎮ “哈希姆认同” 本身具有泛伊斯兰色

彩ꎮ 哈希姆家族领导阿拉伯大起义ꎬ 又赋予其 “泛阿拉伯主义” 的内涵ꎮ 可

见ꎬ “哈希姆认同” 十分庞杂ꎬ 并非单数而是复数ꎮ １９２１ 年ꎬ 外约旦建国后ꎬ
哈希姆家族居于统治地位ꎬ 但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ꎬ 即哈希姆家族作为外

来者ꎬ 统治外约旦的政治合法性不足ꎮ “哈希姆认同” 是其至关重要的政治资

源ꎬ 外约旦当政者利用这一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建构现代国家ꎬ 尤其是使之统

治合法化ꎮ

二　 “哈希姆认同” 与外约旦民族建构的困局

约旦属于大叙利亚地区ꎮ １９ 世纪ꎬ 奥斯曼帝国在此设立了阿勒颇

(Ａｌｅｐｐｏ)、 大马士革 (Ｄａｍａｓｃｕｓ) 和西顿 (Ｓｉｄｏｎ) 三个行省 (Ｖｉｌａｙｅｔ)ꎮ② 约

旦从未作为统一的行政区域而存在ꎬ 现代约旦是 “人造的国家”ꎬ③ 不存在特

定的民族认同观念ꎬ 约旦人只认同于部落、 宗教或者特定的地域ꎮ④ １９２１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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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约旦酋长国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ｊｏｒｄａｎ) 建立后ꎬ 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ꎮ
哈希姆家族成为外约旦的统治者ꎬ 但它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地区ꎬ 并非

外约旦的本土力量ꎮ 在外约旦埃米尔ꎬ 也是后来的约旦首位国王阿卜杜拉统

治时期 (１９２１ ~ １９５１ 年)①ꎬ 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统治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ꎬ 不仅要面对如何建设现代国家体系的问题ꎬ 更重要的是如何叙说哈希姆

家族在外约旦统治的合法性ꎬ 以及构建外约旦的民族认同ꎮ 圣裔身份是哈希

姆家族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和认同资源ꎮ 然而ꎬ 在阿卜杜拉统治时期ꎮ “哈希姆

认同” 仍然是传统的宗教政治认同ꎬ 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并不完全协调ꎬ 两

者存在一定矛盾ꎮ
第一ꎬ “哈希姆认同” 具有 “泛伊斯兰认同” 的色彩ꎬ 一定程度上超越

了民族认同的边界ꎮ 外约旦建国之初ꎬ 社会的同质性较高ꎬ 主体为外约旦人ꎬ
属于阿拉伯人ꎬ 绝大多数为穆斯林ꎮ② 哈希姆家族作为圣裔家族ꎬ 在民众中具

有一定的号召力ꎮ 当时ꎬ 外约旦社会以贝都因部落组织为基础ꎬ 城市地区处

于定居部落控制下ꎬ 沙漠地区则被贝都因部落控制ꎮ 血缘文化根深蒂固ꎬ 族

长拥有绝对权威ꎮ③ 部落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ꎬ 注重血统ꎮ 哈希姆家族作为

圣裔获得了外约旦部落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可ꎮ④ 本质而言ꎬ 哈希姆家族的地位

主要依靠宗教支撑ꎬ 是穆斯林对先知家族的宗教情感ꎬ 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民

族国家的边界ꎮ
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具有领土特征ꎬ⑤ 强调在一定时空边界下的集体身

份ꎮ 事实上ꎬ 即便是宗教认同ꎬ 哈希姆家族仍然受到外界挑战ꎮ 由于哈希姆

家族依靠英国的力量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ꎬ 未能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独立

与统一ꎬ 哈希姆家族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遭到批评ꎮ １９２４ 年ꎬ 土耳其废除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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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发之后ꎬ 在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支持下ꎬ 其父谢里夫侯赛因自称哈里发ꎬ
但在伊斯兰世界应者寥寥ꎬ 反而屡遭抨击ꎮ① 沙特家族不仅占领了哈希姆家族

的腹地希贾兹ꎬ 其推行的瓦哈比主义也对哈希姆家族的宗教地位形成挑战ꎮ
因此ꎬ “哈希姆认同” 具有的宗教属性与民族认同存在矛盾ꎬ 也难以唤起伊斯

兰世界的政治共鸣ꎮ
第二ꎬ “哈希姆认同” 的泛阿拉伯主义的属性冲淡了约旦的民族认同ꎮ 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哈希姆家族领导的阿拉伯大起义本身就具有强烈的 “泛
阿拉伯主义” (ａｌ － Ｑａｗｍｉｙｙａ ａｌ － Ａｒａｂｉｙｙａ) 的色彩ꎮ 哈希姆家族强调自身在

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ꎬ 希望实现在其领导下的阿拉伯统一ꎬ 在马什里克

(Ｍａｓｈｒｉｑ) 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ꎮ② 当时的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将哈希姆

家族称为 “阿拉伯国家的拯救者”ꎬ 声称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ꎬ 哈希姆家族是

先知的后裔ꎬ 领导阿拉伯大起义ꎬ 像穆罕默德一样行事ꎮ③ 谢里夫侯赛因自称

“阿拉伯之王”ꎮ④ 阿卜杜拉之弟ꎬ 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也指出: “我们是一个民

族ꎬ 东西南部临海ꎬ 北部则是托鲁斯山脉 ( Ｔａｕｒｕ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⑤ꎮ 在这里ꎬ
阿拉伯民族性超越了伊斯兰属性ꎬ 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阿拉伯民族主义

的历史叙事ꎬ 即阿拉伯民族源于闪米特人ꎬ 迦南人、 腓尼基人、 迦勒底人、
犹太人等都是由阿拉伯半岛迁徙到新月地带的闪米特人ꎮ⑥ 在当时编撰的教科

书中ꎬ 关注的是阿拉伯民族的普遍特征ꎬ 并不强调外约旦的独特性ꎮ⑦

因此ꎬ 哈希姆家族统治下外约旦、 伊拉克和希贾兹只是阿拉伯统一的第

一阶段ꎮ 相对外约旦的民族认同而言ꎬ 阿卜杜拉更关注的是阿拉伯的统一ꎮ
这在当时外约旦的政府构成中也有所体现ꎮ 在英国委任统治的 ２５ 年中ꎬ 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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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共有 １８ 届政府和 ８ 名首相ꎬ 没有 １ 名出自外约旦本土ꎬ 都为阿拉伯世界其

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ꎮ① 这种观念与外约旦的民族认同构建形成了尖锐的矛

盾: 一是外约旦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ꎬ 哈希姆家族已不可能建立统一的阿

拉伯国家ꎻ 二是对阿拉伯统一的过分强调事实上削弱了外约旦的地方认同ꎬ
不利于外约旦的民族认同构建ꎻ 三是哈希姆家族对于 “泛阿拉伯主义” 的强

调也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ꎬ 出现了 “哈希姆派” 和 “反哈希姆派”②ꎮ 哈

希姆家族领导的 “泛阿拉伯主义” 既未赢得阿拉伯人的广泛支持ꎬ 也未强化

外约旦的民族认同ꎮ 可以说ꎬ 哈希姆家族借助 “泛阿拉伯主义” 进行社会动

员ꎬ 但是这种政治理想与现实相违背ꎮ
第三ꎬ 阿卜杜拉将统一 “大叙利亚” 作为首要的目标ꎮ 阿拉伯大起义后ꎬ

哈希姆家族在英国的支持下夺取了外约旦、 伊拉克和叙利亚ꎬ 之前还占领阿

拉伯半岛的希贾兹ꎮ 哈希姆家族最直接的目标就是统一大叙利亚地区ꎬ 并在

此地建立哈希姆家族的统治ꎮ 外约旦仅是阿卜杜拉实现这一目标的踏板ꎮ③ 从

１９２１ 年阿卜杜拉就任埃米尔起ꎬ 直到他 １９５１ 年遇刺身亡ꎬ 统一大叙利亚一直

是外约旦的核心诉求ꎮ④ １９２０ 年ꎬ 费萨尔被法国逐出叙利亚ꎬ 阿卜杜拉随即

试图率军 “夺回家族的王权”ꎮ⑤ 英国为了安抚阿卜杜拉ꎬ 将大叙利亚南部的

外约旦⑥许给阿卜杜拉ꎮ 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就曾向阿卜杜拉许诺: “如果你在外约旦表现良好ꎬ 能够很好地进

行管理ꎬ 我们希望法国收回他的决定ꎬ 并将大叙利亚归还于你ꎮ”⑦ 最终ꎬ 在

英国的安抚之下ꎬ 费萨尔获得了伊拉克的王位ꎬ 阿卜杜拉也得到了外约旦的

统治权ꎮ 阿卜杜拉将自身视为哈希姆家族的代言人和阿拉伯大起义的继承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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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 １９３３ 年和 １９３５ 年ꎬ 阿卜杜拉的兄弟费萨尔和阿里相继去世ꎬ 阿卜

杜拉以哈希姆家族的家长自居ꎬ 想要继承哈希姆家族在大叙利亚地区领土的

统治权ꎬ 甚至一度试图兼并伊拉克哈希姆王国ꎮ①

阿卜杜拉决心以外约旦为跳板ꎬ 不断推动家族的理想———统一新月地带

的 “大叙利亚计划”ꎮ② 终其一生ꎬ 阿卜杜拉都试图在大叙利亚地区建立统一

的国家ꎬ 甚至在叙利亚、 黎巴嫩已实现独立且巴以分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

懈ꎮ③ 在叙利亚受挫后ꎬ 阿卜杜拉将目标转向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ꎬ④ 以提

升其在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地位ꎮ 为了实现其目标ꎬ 阿卜杜拉于 １９４７ 年

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成秘密协议ꎬ⑤ 承认巴以分治ꎬ 并拉拢土耳其人以增强哈

希姆家族的实力ꎬ 对冲 “埃及—沙特集团” 的影响力ꎮ⑥ 在 １９４８ 年的第一次

中东战争中ꎬ 约旦占领了部分耶路撒冷城区和约旦河西岸ꎬ 并于 １９５０ 年授予

所有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以外约旦的公民权ꎬ⑦ 将约旦河西岸和约旦河东

岸合并为 “约旦哈希姆王国” (Ｈａｓｈｅｍｉｔ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Ｊｏｒｄａｎ)ꎮ 但是ꎬ 哈希姆

家族试图统一 “大叙利亚” 的诉求并未实现ꎮ 在英、 法实行委任统治的大背

景下ꎬ 哈希姆家族无力统一这一地区ꎮ 同时ꎬ 尽管该地区大都为英、 法人为

制造的国家ꎬ 但是还是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ꎮ 相较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言ꎬ
外约旦无论在文化还是政治上都处于边缘地位ꎮ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外约旦

对约旦河西岸的兼并ꎬ 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进入外约旦ꎬ 从而根本性地改变

了外约旦的族群构成ꎬ 引发外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对王室的不满ꎮ⑧

总体而言ꎬ “哈希姆认同” 的三个层次构成了哈希姆家族的三重目标: 即

获得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 (哈里发)ꎻ 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ꎻ 在大叙利亚地

区建立统一的哈希姆王国ꎮ 外约旦成为实现这三大目标的重要支点ꎬ 但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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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姆认同”: 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　

都超出了外约旦民族国家的界限和能力ꎮ 尽管阿卜杜拉国王也试图强化外约

旦的民族认同ꎬ 如以外约旦的重要历史遗迹佩特拉古城 (Ｐｅｔｒａ) 和杰拉什古

城 (Ｊｅｒａｓｈ) 作为符号ꎬ 发行货币和邮票ꎬ 以便强化外约旦历史的独特性ꎮ①

但阿卜杜拉的着眼点仍在于建立统一的大叙利亚国家ꎮ 其依据在于随着谢里

夫侯赛因、 阿里和费萨尔的去世ꎬ 阿卜杜拉成为哈希姆家族的代言人ꎮ 由于

哈希姆家族历史上在阿拉伯谱系和穆斯林中的巨大影响力ꎬ 以及现实中作为

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者ꎬ 阿卜杜拉认为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大叙利亚地区应该

认同于哈希姆家族的统治ꎮ
但是ꎬ “哈希姆认同” 的三个层次都存在内在缺陷ꎮ 伴随着阿拉伯民族主

义和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②ꎬ 哈希姆家族的 “泛伊斯兰主义” 影响力和

政治动员能力受到削弱ꎮ 其具有的独特宗教身份更多地体现为宗教情感ꎬ 而

非政治认同ꎮ 在伊拉克、 叙利亚和埃及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则受到凯末尔

主义的影响ꎬ 强调共和制和平等性ꎬ 也与哈希姆家族的王朝统治模式形成对

冲ꎬ 反而威胁哈希姆家族统治的合法性ꎮ “哈希姆认同” 具有的上述特征也与

当时英、 法的委任统治相矛盾ꎮ 而阿卜杜拉试图以外约旦统一大叙利亚地区

也并不现实ꎮ ２０ 世纪初ꎬ 大叙利亚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为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ꎬ
外约旦以游牧的贝都因人为主体ꎬ 处于大叙利亚文化的边缘地带ꎮ 大叙利亚

地区的民众一般称自己为大马士革人或者是巴勒斯坦人ꎬ 并不愿意成为外约

旦人ꎮ③ 外约旦在经济上也难以自持ꎬ 严重依赖英国ꎮ 从 １９２４ 年到 １９４４ 年英

国的补贴占外约旦政府收入的比例从 ２８％ 增加到 ７４％ ꎮ④ 因此ꎬ “哈希姆认

同” 不可能支撑起阿卜杜拉的政治抱负ꎬ 反而对其在外约旦的统治产生了反

噬的效果ꎮ 一是对约旦河西岸的兼并招致巴勒斯坦人的强烈不满ꎬ 导致 １９５１
年阿卜杜拉遭巴勒斯坦人刺杀身亡ꎻ 二是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的到来并获得公

民权根本性地改变了外约旦的族群结构ꎬ 进一步弱化了外约旦的民族认同ꎬ
并埋下了严重的隐患ꎻ 三是阿卜杜拉试图合并伊拉克哈希姆王国ꎬ 导致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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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家族内讧ꎮ “哈希姆认同” 作为中东传统的宗教和政治文化并不能直接转化

为民族构建的力量ꎬ 两者存在一定的张力ꎮ “哈希姆认同” 是哈希姆家族依赖

的政治与文化资源ꎮ 只有通过对 “哈希姆认同” 的重新释义ꎬ 使之与现代民

族国家相契合ꎬ 才能够提升哈希姆家族统治的合法性ꎮ

三　 “哈希姆认同” 的重释与约旦民族建构的历史叙事

阿卜杜拉是现代约旦的缔造者ꎬ 但仍力图统一大叙利亚地区ꎬ 最终兼并

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土ꎮ 他并未真正关注约旦的民族建构ꎮ １９５１ 年ꎬ
阿卜杜拉遇刺身亡后ꎬ 约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ꎮ 其一ꎬ 阿卜杜拉生前曾许诺

其侄孙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 (Ｆａｉｓａｌ ＩＩ ｉｂｎ Ｇｈａｚｉ) 继承约旦王位ꎬ 实现哈希

姆家族治下的两国合并ꎬ 引发了王位继承的争执ꎮ① 费萨尔二世要求继承约旦

王位ꎬ 美国则声称 “要和平地将约旦并入一个更可行的领土单位ꎮ”② 最终ꎬ
阿卜杜拉之子塔拉勒 (Ｔａｌａｌ ｉｂｎ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即位ꎬ 随后因身体原因ꎬ 于 １９５２
年逊位于其子侯赛因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ｉｂｎ Ｔａｌａｌ)ꎮ 其二ꎬ 外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ꎬ 并

授予巴勒斯坦人公民权ꎬ 但禁止使用 “巴勒斯坦” 一词ꎮ③ 约旦的国名不包

含 “巴勒斯坦”④ꎬ 而是强调 “哈希姆认同” 作为约旦国家统一的象征ꎮ 这引

起了一些巴勒斯坦人的不满ꎮ 其三ꎬ 约旦处于当时阿拉伯世界的边缘地带ꎬ
人口稀少ꎬ⑤ 贝都因游牧文化盛行ꎬ 国内也缺乏醒目的历史遗迹以强化民族认

同感ꎬ 无法整合较为发达的约旦河西岸地区ꎮ 其四ꎬ 对于约旦乃至大叙利亚

地区而言ꎬ 哈希姆家族属于外来者ꎬ 约旦的建国与英国的委任统治息息相关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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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姆认同”: 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　

缺乏本土的根基ꎮ 其五ꎬ 随着纳赛尔主义风行阿拉伯世界ꎬ 哈希姆家族的阿

拉伯民族主义受到挑战ꎮ 因此ꎬ 阿卜杜拉遇刺后ꎬ 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合法性

遭到削弱ꎬ 约旦民族认同也存在严重问题ꎮ
如何构建约旦的民族认同和维系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是哈希姆家族必须面

对的问题ꎮ 侯赛因国王统治时期 (１９５２ ~ １９９９ 年)ꎬ 通过对 “哈希姆认同”
的重新阐释ꎬ 将之内嵌于约旦民族认同ꎬ 以增强哈希姆家族统治的合法性ꎮ
具体而言ꎬ 哈希姆家族逐步放弃大叙利亚主义、 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

义ꎬ 从民族国家语境下重释 “哈希姆认同”ꎬ 宣彰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遗产ꎬ
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包括约旦河西岸在内的整个约旦的历史记忆ꎮ

第一ꎬ 叙说约旦历史的连续性、 独特性和阿拉伯性ꎬ 塑造哈希姆家族的

族长地位ꎮ 哈希姆家族首先要解决的是约旦作为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独特性问

题ꎮ 为此ꎬ 哈希姆家族将约旦置于阿拉伯历史的中心地位ꎬ 强化约旦人的民

族认同ꎮ 诚如前述ꎬ 约旦建国之前地处麦加、 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三大宗教圣

地的边缘地带ꎬ① 并非统一的行政区域ꎬ 甚至被认为 “没有历史”ꎮ② 因此ꎬ
历史叙事成为哈希姆家族建构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ꎮ “从未作为一个民族而

存在过的民族”ꎬ “用历史来发明自己ꎬ 而且往往使用有关他们过去的想象和

传说的图景来证明他们现在的合理性ꎮ”③ 此外ꎬ 约旦境内存在多重族群认同ꎬ
缺乏整体的政治忠诚ꎮ④ 当时西岸地区的一些巴勒斯坦人强烈反对并入外约

旦ꎬ 强调自身的巴勒斯坦属性和大叙利亚认同ꎮ 哈希姆家族需要在约旦河东

岸的本土居民和巴勒斯坦移民之间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ꎬ 黏合外约旦与约旦

河西岸之间的鸿沟ꎮ
为此ꎬ 哈希姆家族利用大叙利亚地区流行的 “闪米特起源说”ꎬ 强化约旦

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ꎬ 阐释约旦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独特性ꎮ １９ 世纪末ꎬ 一

些西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ꎬ 历史上大叙利亚地区的人口主要为闪米特

人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ꎬ 当地的阿拉伯学者进一步阐发ꎬ 认为包括犹太人在

内的大叙利亚古代先民源自闪米特人ꎬ 后者源于阿拉伯半岛ꎮ 当代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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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闪米特人的后代ꎬ 闪米特文明的衰落是雅利安人和蒙古—突厥人入侵的结

果ꎮ① 借此ꎬ 包括约旦在内的大叙利亚地区就与阿拉伯世界建立了历史联系ꎮ
这种历史叙事既具有强化阿拉伯统一的意图ꎬ 也是为了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

主义及迦南主义 (Ｃａｎａａｎｉｓｍ)② 竞争ꎬ 阐释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合

法性ꎮ③

侯赛因国王统治时期ꎬ 将这种观念植入约旦官方的历史叙事中ꎬ 强调约

旦历史的连续性和重要性ꎬ 以及约旦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联系ꎬ 突破了传统

的宗教历史叙事ꎮ 在传统历史观念中ꎬ 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属于蒙昧时代ꎮ④ 在

侯赛因国王统治前期ꎬ 约旦占有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土和耶路撒冷圣城

部分地区ꎬ 凸显前伊斯兰时代的历史ꎮ 约旦的历史叙事也将巴勒斯坦的历史

纳入其中ꎬ 贯穿着 “闪米特—易卜拉欣—阿拉伯” 的历史线索ꎬ 强调闪米特

人从阿拉伯半岛迁徙而来ꎬ 自易卜拉欣以来约旦一直是阿拉伯人文明的中

心ꎮ⑤ 而约旦本土的著名历史遗迹佩特拉古城 (Ｐｅｔｒａ) 则被视为闪米特后裔

纳巴泰人 (Ｎａｂａｔａｅａｎｓꎬ 又译作 “奈伯特人”) 所创造ꎮ 在约旦的教科书 «阿
拉伯民族» (ａｌ － Ｗａｔａｎ ａｌ － ‘Ａｒａｂｉ) 中就写道ꎬ 纳巴泰人并非约旦本土居

民ꎬ 而是源自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ꎬ 佩特拉城是当时近东文明和贸易的高

峰ꎮ⑥ 伊斯兰教诞生后ꎬ 穆罕默德 “解放” 了约旦ꎬ⑦ 约旦的耶路撒冷又成为

第三大圣地ꎬ 奥斯曼人的崛起使阿拉伯人开始衰落并丧失了民族认同观念ꎮ
因此ꎬ 约旦被赋予了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不具有的神圣起源和圣地特征ꎬ 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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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了约旦历史的独特性ꎮ①

但是ꎬ 哈希姆家族在强调约旦本土性的同时ꎬ 也将约旦河东西岸置于统

一的阿拉伯历史框架之中ꎬ 力图化解境内外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的认同隔阂ꎮ
侯赛因国王将约旦民族中外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比作先知时代的 “迁士”
(Ｍｕｈａｊｉｒｕｎ) 和 “辅士” (ａｌ － Ａｎｓａｒ)ꎬ 都要服膺于哈希姆家族领袖ꎬ 即侯赛

因国王的领导ꎮ② 侯赛因国王将自己形容为 “巴勒斯坦人民最强大ꎬ 也是唯一

的保护者ꎮ”③ 他还强调巴勒斯坦人和外约旦人组成了 “统一的约旦家庭 (ａｌ －
Ｕｓｒａｈ ａｌ － Ｕｒｄｕｎｉｙｙａｈ ａｌ － Ｗａｈｉｄａｈ)”④ꎬ 哈希姆认同是其中的黏合剂ꎬ 约旦国

王则是 “约旦家庭之父”ꎮ⑤ １９６７ 年ꎬ 约旦丧失西岸地区后ꎬ 约旦历史教科书

的地图中仍将西岸标注为约旦领土ꎮ⑥ １９９４ 年后ꎬ 约旦的教科书承认以色列

国的存在ꎬ 但地图上仍将以色列标注为巴勒斯坦ꎮ⑦ ２０１０ 年ꎬ 约旦教科书中

的地图仍将地中海东岸作为约旦的西部边界ꎮ⑧ 这不仅反映了约旦独特的民族

认同观念ꎬ 更是约旦、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复杂关系的体现ꎮ
侯赛因国王统治时期ꎬ 强调约旦的阿拉伯属性ꎬ 以及约旦在阿拉伯和

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地位ꎮ 在此基础上ꎬ 约旦通过重新阐释 “哈希姆认同”
将约旦的文明与哈希姆家族相关联ꎬ 使哈希姆家族成为约旦历史叙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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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ꎬ 进而形成了 “阿拉伯历史—约旦历史—哈希姆家族历史” 环环相扣的

历史叙事逻辑ꎮ 如前所述ꎬ “哈希姆认同” 具有多个维度ꎬ 约旦正是从民族

建构的视角出发ꎬ 对 “哈希姆认同” 的上述层面进行重新释义ꎮ 将对哈希

姆家族的认同与约旦民族认同同一化ꎬ 淡化了哈希姆家族作为外来统治者

的属性ꎮ
第二ꎬ 强调哈希姆家族与约旦历史和本土文化的密切联系ꎬ 淡化作为外

来者的形象ꎮ 约旦官方的历史叙事强调国家的阿拉伯属性ꎬ 尤其是闪米特—
阿拉伯人对于约旦历史的塑造ꎮ 哈希姆家族来自于阿拉伯半岛ꎬ 在部落谱系

上最为尊贵ꎮ 侯赛因国王明确指出ꎬ 我来自哈希姆家族、 古来氏部落ꎬ 属于

麦加最尊贵的部落ꎮ① 根据传说ꎬ 阿拉伯人分为两支: 北部为阿德南人

(Ａｄｎａｎ)ꎬ 是易卜拉欣之子伊斯玛仪的后裔ꎻ 南部为卡坦人ꎬ 是闪 ( Ｓｈａｎ)
的后代ꎮ 哈希姆家族则是阿德南人与卡坦人通婚的结果ꎬ 为易卜拉欣的直系

子孙ꎬ 象征着阿拉伯人的联合ꎬ 是阿拉伯社会中最为尊贵者ꎮ② 按此逻辑ꎬ 早

期的闪米特人、 易卜拉欣、 伊斯玛仪的祖地皆为阿拉伯半岛ꎬ 他们都曾在约

旦生活ꎮ
借此ꎬ 哈希姆家族作为易卜拉欣的后裔ꎬ 便不再是约旦的外来统治者ꎬ

而是深植于阿拉伯历史和社会之中ꎬ 甚至代表着约旦乃至阿拉伯人的荣誉ꎮ
约旦的教科书中就指出ꎬ 穆罕默德的高祖哈希姆􀅰伊本􀅰阿卜杜􀅰麦纳夫

(Ｈａｓｈｉｍ ｉｂｎ Ａｂｄ Ｍａｎａｆ) 就曾在约旦生活ꎬ③ 哈希姆家族在阿拉伯民族的进步

与发展中的作用无与伦比ꎮ④ 约旦官方在宣传时甚至指出ꎬ 曾在佩特拉创造文

明的纳巴泰人也与哈希姆家族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ꎮ⑤ 此外ꎬ 哈希姆家族也强

调与约旦本土贝都因部落的联系ꎮ 贝都因部落是约旦社会的主体ꎬ 部落谱系

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ꎬ 赢得贝都因部落社会的支持显得十分重要ꎮ 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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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姆认同”: 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　

因国王曾言: “约旦的部落一直是我们联盟的中心ꎬ 很早以来就是我们尊严的

来源和关注的目标ꎮ 约旦部落是我们的亲族”ꎮ① 由此不难发现ꎬ 哈希姆家族

通过将约旦的历史 “阿拉伯化”ꎬ 阿拉伯历史的 “哈希姆化”ꎬ 使哈希姆家族

成为约旦历史认同的中心ꎮ 尽管侯赛因国王时期ꎬ 仍然强调泛阿拉伯的认同ꎬ
但其目标指向的是约旦的阿拉伯起源ꎬ 不同于阿卜杜拉国王时期对于阿拉伯

政治统一的追求ꎮ
第三ꎬ 哈希姆家族强化圣裔的色彩和圣地守护者的角色ꎬ 形塑约旦的独

特性ꎮ 哈希姆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ꎬ 长期担任麦加和麦地那两圣

城的守护者ꎬ 具有传统的宗教与政治地位ꎮ 侯赛因国王是穆罕默德的 ３９ 世

孙ꎮ② 他借助哈希姆家族的圣裔光环ꎬ 赋予约旦在阿拉伯乃至伊斯兰世界独特

的地位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此举提升了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政治合法性ꎮ③ 具体

而言ꎬ 一方面ꎬ 哈希姆家族强调其作为圣裔的崇高的宗教地位ꎬ 但同时弱化

“泛伊斯兰主义” 的色彩ꎮ 在约旦的教科书中ꎬ 有大量的篇幅介绍伊斯兰教ꎬ
尤其是哈希姆家族在伊斯兰历史中的地位ꎮ④ 其中ꎬ 书中反复强调ꎬ “哈希姆

王朝与先知穆罕默德相关ꎬ 真主祝福他们ꎬ 他们来自哈希姆的祖先古来氏部

落ꎮ”⑤ “神赋予我们亲爱的阿拉伯国家以最高贵的尊严和最伟大的品质”ꎬ
“神圣的约旦ꎬ 伊斯兰教的摇篮”ꎬ 也是 “神圣的宗教与文明的诞生地”ꎮ⑥ 这

为哈希姆家族统治约旦提供了宗教的合法性ꎬ 也赋予约旦以宗教的神圣性ꎮ
而在约旦的官方历史叙事中ꎬ 其他阿拉伯国家没有与约旦相似的神圣起源ꎬ
也不具有约旦的圣地特征ꎮ

另一方面ꎬ 哈希姆家族也利用圣地守护者的角色ꎬ 将自身置于阿拉伯—伊

斯兰世界的中心ꎬ 增强约旦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ꎮ 倭马亚王朝时期ꎬ 哈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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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已开始担任麦加谢里夫ꎮ 此后ꎬ 麦加谢里夫一职长期由哈希姆家族成员

担任ꎬ 这也为阿拔斯王朝、 法蒂玛王朝、 马穆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所承认ꎮ
１５１７ 年ꎬ 麦加谢里夫巴拉卡特 (Ｂａｒａｋａｔ) 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ꎬ 换取

“圣地守护者” 的头衔ꎬ 负责管理麦加的朝觐事务ꎮ① “圣地守护者” 也成为

哈希姆家族重要的宗教政治遗产ꎮ 哈希姆家族占领外约旦后ꎬ 于 １９２４ 年获得

耶路撒冷圣地的保护权ꎮ② 然而ꎬ １９２５ 年ꎬ 哈希姆家族的希贾兹王国被沙特

家族攻占ꎬ 失去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保护权ꎬ 耶路撒冷对于哈希姆家族

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ꎮ 因此ꎬ 从阿卜杜拉国王开始ꎬ 约旦将耶路撒冷的保护

权视为核心利益ꎮ 即便在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ꎬ 约旦失去了约旦河西岸

和东耶路撒冷的控制权ꎬ 但它仍然具有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的守护权ꎮ １９９４
年的 «华盛顿宣言» 和 «约以和平条约» 保留了哈希姆家族对耶路撒冷的

“谢里夫圣地” (Ｈａｒａｍ ａｌ － Ｓｈａｒｉｆ) 的监护权ꎮ③ 圣地保护权也成为约旦官方

历史叙事的重要内容ꎬ 被形容为哈希姆家族的历史责任④ꎮ 谢里夫侯赛因葬于

耶路撒冷⑤ꎬ 阿卜杜拉国王在耶路撒冷遇刺ꎬ⑥ 无不说明哈希姆家族与耶路撒

冷的联系ꎮ ２０ 世纪ꎬ 哈希姆家族出资四次大规模修缮耶路撒冷的圣地ꎮ⑦ 哈

希姆家族通过 “圣裔” 和圣城保护者的身份ꎬ 客观上提升了约旦在整个阿拉

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地位ꎬ“哈希姆认同” 与约旦民族认同也呈现出共生的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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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作用ꎮ 在就永久地位进行谈判时ꎬ 以色列将优先考虑约旦在圣地的历史作用ꎮ 此外ꎬ 双方同意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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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姆认同”: 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　

第四ꎬ 约旦王室通过 “哈希姆认同” 的现代化释义ꎬ 强调其时代性与进

步性ꎮ 哈希姆家族通过强调阿拉伯属性和圣地特征ꎬ 成功地构建了哈希姆家

族在约旦宗教和历史上的合法性ꎮ 然而ꎬ 这些毕竟是传统认同ꎬ 与现代约旦

国家的产生还存在一定的距离ꎮ 因此ꎬ 侯赛因国王时期开始叙说哈希姆家族

在约旦现代历史发展中的历史功绩ꎬ 着力构建现代约旦国家缔造者的形象ꎮ
约旦教科书指出ꎬ 哈希姆家族领导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大起义ꎬ 重新激

发了阿拉伯统一和民族主义观念ꎬ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ꎬ 最终

缔造了现代约旦国家ꎮ① 哈希姆家族也强调ꎬ “源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哈希姆遗

产就是倡导进步、 繁荣与和平”ꎬ 这与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的现代精神相吻

合ꎮ② 借此ꎬ 法国大革命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起点ꎬ 而哈希姆家族领导的阿拉

伯大起义则成为现代阿拉伯世界尤其是约旦历史的开端ꎬ 哈希姆家族是联结

现代西方文明和阿拉伯遗产的纽带ꎮ 在约旦的现代历史博物馆中ꎬ 其历史叙

事逻辑凸显哈希姆家族的重要性ꎬ 将现代约旦的历史追溯到希贾兹的哈希姆

家族ꎬ 现代约旦的历史就是哈希姆家族的历史ꎬ 哈希姆家族的到来使约旦避

免了陷入部落的混乱之中ꎮ③ 约旦教科书也指出ꎬ 现代约旦的成就、 国际地位

与哈希姆家族密不可分ꎮ④

哈希姆家族着力强化自身改革者的形象ꎬ 将锐意改革作为其使命ꎮ⑤ 这不

仅是为了回应民众的改革诉求ꎬ 也被叙说为哈希姆家族的追求ꎮ 故此ꎬ 哈希

姆家族颁布宪法和设立议会ꎬ 实行立宪君主制度ꎬ 以及赋予男女平等的教育

权ꎬ 进而塑造民主、 开放和自由的现代君主形象ꎮ⑥ 而侯赛因从小接受英国的

教育ꎬ 他的两位妻子分别来自英国和美国ꎬ 也凸显了他西方化和世俗主义者

的色彩ꎮ⑦

由此ꎬ 侯赛因国王时期ꎬ 约旦对于 “哈希姆认同” 进行了重新阐释ꎬ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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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泛阿拉伯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叙利亚主义的政治诉求ꎮ 但并未抛弃

“哈希姆认同” 背后的传统认同观念ꎬ 而是将之与约旦国家认同联结ꎬ 呈现出

约旦历史的连续性与独特性ꎮ “哈希姆认同” 则是将约旦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

的纽带ꎮ 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 “今天的族群与他们的远古历史之间存在

一种被感受到的血统承继和文化亲缘关系ꎮ 他们的共同体正是在这段历史中

形成的”ꎮ① 哈希姆家族具有了圣裔、 阿拉伯领导人、 圣地保护者、 贝都因谢

赫、 现代化的推动者等多重形象ꎬ 迎合约旦人不同的诉求ꎮ 换言之ꎬ 就是以

“哈希姆认同” 建构约旦民族的独特性与认同感ꎮ 这不仅使哈希姆家族摆脱了

外来者的形象ꎬ 使之深植于约旦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ꎬ 其圣裔身份也提升

了约旦的国家认同ꎮ 借此ꎬ 哈希姆家族成为现代约旦的缔造者ꎬ 约旦也因哈

希姆家族具有了不同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神圣起源ꎮ 约旦国家认同与 “哈希

姆认同” 合二为一ꎮ② 这种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约旦建国之初在民族

认同方面的难题ꎬ 同时也强化了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合法性ꎮ

四　 余论: “哈希姆认同”、 政治稳定与民族建构的路径

身份政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是当代中东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ꎬ

也是影响中东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ꎮ③ 特别是 ２０１０ 年末中东剧变以来ꎬ
基于特定部落、 族群和教派的身份政治愈加凸显ꎬ 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则遭

到削弱ꎮ 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 利比亚、 黎巴嫩等中东国家都存在严重

的国家认同危机ꎮ 约旦相对成功地建构了国家认同ꎬ 不仅使这样的一个 “人
造国家” 具有了集体认同观念ꎬ 而且也赋予了作为 “外来者” 的哈希姆家族

以政治合法性ꎮ 在这一进程中ꎬ 哈希姆家族对于约旦国家的历史叙事发挥着

关键的作用ꎮ 简而言之ꎬ 通过对约旦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叙说ꎬ 凸显出哈希姆

家族在约旦历史尤其是现实中的核心地位ꎮ 借此ꎬ 对于哈希姆家族的认同与

对约旦的认同趋于一致ꎬ 两者具有共生的关系ꎮ 哈希姆家族成为约旦民族认

􀅰０５１􀅰

①
②

③

[英国] 安东尼􀅰Ｄ􀆰 史密斯著: «民族认同»ꎬ 王娟译ꎬ 译林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４４ 页ꎮ
Ｒｉａｄ Ｎａｓｓｅｒꎬ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Ｊｏｒｄａ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２３５􀆰
Ｓｅｅ Ｐ􀆰 Ｒ􀆰 Ｋｕｍａｒａｓｗａｍｙꎬ “Ｗｈｏ Ａｍ Ｉ?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６３ － ７３􀆰



“哈希姆认同”: 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　

同的象征与符号ꎬ 其 “圣裔” 属性和 “圣地保护者” 的角色也成为约旦区别

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底色ꎮ
阿卜杜拉二世继位以来ꎬ 对 “哈希姆认同” 进行了新的诠释ꎬ 以适应

新形势ꎬ 强化约旦的民族认同和哈希姆家族的合法性ꎮ 约旦仍然强调哈希

姆家族作为圣裔和圣地保护者的角色ꎬ 以及阿拉伯大起义领导者的地位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和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Ａｂｂａｓ) 在安曼签署了一项协定ꎬ 重申约旦对耶路撒冷圣地的管

理权ꎬ 并指出约旦国王有权尽一切法律努力保护这些圣地ꎬ 特别是阿克萨

清真寺ꎬ 该清真寺和周边地区被界定为 “谢里夫的圣地”ꎮ “随着约旦国家

的崛起ꎬ 在哈希姆领导人的庇护下ꎬ 保护耶路撒冷圣地的努力仍在继续ꎮ”①

同时ꎬ 阿卜杜拉二世积极参与巴以问题的调停ꎬ 为巴勒斯坦人发声ꎬ 以回应

国内巴勒斯坦人的诉求ꎮ
但阿卜杜拉二世更为关注哈希姆家族对于现代约旦的重要意义ꎬ 凸显哈

希姆家族是约旦现代化的开拓者和改革者ꎬ 哈希姆家族将推动约旦进入前所

未有的发展、 繁荣和民主时代ꎮ 阿卜杜拉二世强调: “司法独立、 行政改革与

民主化进程应以宪法为基础ꎮ” ②２０１１ 年约旦爆发抗议活动ꎬ 要求国王进行改

革ꎬ 阿卜杜拉二世则将 “哈希姆认同” 与宪政改革相联系ꎬ 将哈希姆家族冠

之以 “改革主义者”③ꎬ 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的调整ꎬ 垄断

对宪法的解释权ꎮ④

在阿拉伯认同的基础上ꎬ 哈希姆家族开始重点叙说约旦本土多元的族群认

同ꎮ 例如ꎬ 在首都安曼新建的 “历史长廊”ꎬ 以浮雕的形式展现约旦的历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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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阿卜杜拉二世在致信艾哈迈德􀅰洛兹 (Ａｈｍａｄ Ｌｏｚｉ) 时将约旦的宪政改革

与 “哈希姆认同” 相联系ꎮ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Ｍｒ􀆰 Ａｈｍａｄ Ｌｏｚｉ”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６ꎬ ２０１１ꎬ ｆｒｏｍ Ａｈｍａｄ Ｅｌ － Ｓｈａｒｉ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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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ꎬ 将之追溯至公元前 ７ ５００ 年的新石器时代ꎬ 同时也体现了约旦人、 巴勒斯坦

人、 切尔克斯人、 贝都因人的不同风俗和文化风貌ꎮ① 而在浮雕的最后ꎬ 则以橄

榄树的形式呈现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谱系ꎬ 哈希姆家族则处于主干的地位ꎮ
可以说ꎬ “哈希姆认同” 成为约旦政治稳定的重要支撑ꎮ 这赋予了哈希姆

家族统治约旦的合法性和正统性ꎬ 在某种程度上使约旦在近年来剧烈动荡的

中东局势中独善其身ꎮ 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 将政

治合法性定义为: 政治制度 “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

种信念和能力ꎮ”② 本质而言ꎬ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对于国家的认可程度ꎮ
“哈希姆认同” 兼具历史文化、 阿拉伯民族、 宗教和宪政的因素ꎬ 具有一定的

灵活性和弹性ꎬ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不同的约旦人对国家的想象ꎮ 这赋予了

哈希姆家族在塑造政治合法性与正统性时的多重选择ꎮ 同时ꎬ 哈希姆的君主

也重视塑造自身的平民、 亲和、 平等与勤政的形象ꎬ③ 使哈希姆家族成为阿拉

伯人的榜样ꎮ
“哈希姆认同” 还为约旦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ꎮ 不同于阿卜杜拉时期借

助 “哈希姆认同” 进行对外扩张ꎬ④ 侯赛因国王将之限制于约旦国内ꎬ 剪除

了其跨民族和国家的属性ꎬ 奉行所谓的 “小国大外交”ꎬ 即借助哈希姆家族的

独特影响力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对热点问题进行斡旋ꎮ⑤ 因此ꎬ 对于一些阿

拉伯国家而言ꎬ 哈希姆家族由麻烦的制造者转变为和平的塑造者ꎬ 进而极大

地提升了其在中东的影响力ꎮ 约旦在中东地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交 “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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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李普塞特著: «政治人: 政治的社会基础»ꎬ 刘钢敏、 聂蓉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３ 年

版ꎬ 第 ５３ 页ꎮ
约旦官方称: “１９５０ 年ꎬ 只有 １０％ 的约旦人可以获得自来水、 卫生设施和电力ꎬ 而到今天

(指 １９９９ 年)ꎬ 这一比例已达到 ９９％ ꎮ １９６０ 年ꎬ 只有 ３３％的约旦人识字ꎬ 而到 １９９６ 年ꎬ 这一数字上升

到 ８５􀆰 ５％ꎮ １９６１ 年ꎬ 约旦人平均每天摄入 ２ １９８ 大卡路里能量ꎬ 到 １９９２ 年ꎬ 这一数字增加了 ３７􀆰 ５％􀆺􀆺
侯赛因国王一直认为约旦人民是约旦最大的财富ꎬ 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间ꎬ 他鼓励所有人———包括不那

么幸运的人、 残疾人和孤儿———为自己和他们的国家取得更多成就ꎮ” Ｓｅ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Ｋｉｎｇ Ｈｕｓｓ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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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认为约旦在外交斡旋中的重要性与其内在的规模和权力完全不成比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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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姆认同”: 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　

题”ꎮ 在约旦国王侯赛因的葬礼上ꎬ 包括美国、 俄罗斯等 ８０ 余个国家或国际

组织的元首、 领导人ꎬ 以及 １００ 多名其他国家代表出席ꎬ 甚至长期敌视阿拉

伯君主制的叙利亚、 伊拉克都分别派出了总统和副总统出席ꎮ① 可以说ꎬ “哈
希姆认同” 的重新释义成为约旦外交政策转型的基础ꎬ 进一步增强了哈希姆

家族统治的合法性ꎮ
尽管 “哈希姆认同” 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约旦的稳定和哈希姆家族的统

治ꎮ 但在新的时代ꎬ “哈希姆认同” 仍然存在隐忧ꎮ 一是 “哈希姆认同” 具

有多个层面的内涵ꎬ 这既是哈希姆家族的政治资源ꎬ 同时也是负担ꎮ 阿拉伯

认同、 伊斯兰认同、 宪政之下的人民主权观念等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ꎬ 其中

不乏矛盾之处ꎮ 因此ꎬ 使各个方面达到平衡ꎬ 以满足不同社会背景的约旦人

的诉求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ꎮ 二是 “哈希姆认同” 作为一种传统政治文化ꎬ
成为哈希姆家族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渊源ꎬ 但仍需要现实的依托ꎮ 约旦经济对

外部尤其是海湾产油国具有较大的依赖ꎮ 近年来ꎬ 约旦的经济发展并不理想ꎬ
失业率高企ꎬ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 油价低迷的背景下ꎬ 约旦侨汇

和旅游业都受到严重冲击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ꎬ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约旦的经济

增长率徘徊在 ２％左右ꎮ ２０２０ 年ꎬ 约旦的经济增长率为 １􀆰 ８％ ꎮ② ２０２０ 年第一

季度失业率达到 １９％ ꎮ③ “哈希姆认同” 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无法抵消社会经济

的衰退ꎮ 三是约旦社会也出现了高度的分化ꎬ 如农村的部落文化和城市的世

俗化、 现代化ꎬ④ 以及受到西方影响的新一代的社会阶层和失业青年等ꎮ 他们

倾向于世俗化ꎬ 约旦部分知识分子、 世俗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将约旦的发展

问题归结为哈希姆君主制ꎬ 对君主制度持否定态度ꎮ⑤ “哈希姆认同” 存在被

消解的隐忧ꎮ 四是哈希姆家族试图以阿拉伯认同来掩盖约旦本土居民与巴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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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人的差异ꎮ 如今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已占到 ７０％左右ꎬ① 但其在公共领域尤

其是政治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ꎬ 巴勒斯坦人对此心存不满ꎮ ２０１１ 年爆发了约

旦的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ꎬ 要求国王进行改革ꎮ② 五是中东乱局对约旦国家

认同具有影响ꎮ 叙利亚内战导致大量难民流入约旦ꎻ 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

列的建交使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边缘化ꎬ 为约旦的外交以及国内治理带来了

很大的不确定性ꎮ 最后ꎬ “哈希姆认同”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本身具有一定局限

性ꎮ 它尽管在约旦的阿拉伯人 (巴勒斯坦人和外约旦人) 中构建了一种共同

的文化和认同观念ꎬ 但约旦仍然有诸多非阿拉伯族裔ꎬ 对于后者而言ꎬ “哈希

姆认同” 无疑具有排他性ꎮ
大部分中东国家是在帝国体系和殖民体系瓦解的基础上形成的ꎬ 某种意

义上是 “人造” 的国家ꎬ 存在跨界认同、 地方认同强大ꎬ 而国家认同虚弱的

问题ꎮ 建构现代国家认同成为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ꎬ 也是实现

国家稳定必须经历的历史进程ꎮ 鉴此ꎬ 约旦民族建构问题在中东地区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ꎮ 约旦作为 “沙聚之邦”ꎬ 其统治者哈希姆家族又属于域外力量ꎬ
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ꎮ 哈希姆家族利用其独特的传统宗教和文化身份建构现

代国家认同ꎬ 巧妙地将哈希姆家族与约旦合二为一ꎮ 这成为继世俗民族主义

和伊斯兰主义之外ꎬ③ 中东民族构建的第三条道路ꎬ 即将民族主义与传统宗教

认同相结合ꎬ 通过历史遗产叙说现实的政治合法性ꎮ
相对而言ꎬ 世俗民族主义的建构道路切断了与传统政治文化的联系ꎬ 具

有西方化的色彩ꎻ④ 伊斯兰主义的道路则强调回归政治传统ꎬ 具有保守主义的

属性ꎬ 甚至反对现行的中东民族国家体系ꎮ 这两者也构成了现当代中东民族

建构之钟摆的两极ꎮ 因此ꎬ 中东民族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存在一定的钟摆

现象ꎮ 约旦民族建构的经验表明ꎬ 在这一钟摆之间存在传统与现代、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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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姆认同”: 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　

与西方之间的平衡点ꎮ 哈希姆家族利用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宗教身

份建构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国家认同ꎬ 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ꎬ 进而推动国家

治理的现代化ꎬ 维系政治与社会的稳定ꎬ 巧妙地实现了两者的平衡ꎮ 正如

艾森斯塔特所言: “对现代性主题的挪用ꎬ 使这些群体 (非西方) 可能将现

代性的某些西方普遍主义要素整合到自己新的集体认同建构之中ꎬ 而不必

放弃他们传统认同的特殊成分”ꎬ “这种传统认同经常用普遍主义ꎬ 特别是

宗教术语得以表述”ꎮ① 这无疑是对中东国家的民族建构、 社会治理的有益

探索和启示: 即将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认同资源现代化ꎬ 赋予其现代性的阐

释ꎬ 借此建构现代国家制度、 认同观念和社会治理方案ꎬ 可能是一条更为

稳妥的国家转型路径ꎮ
事实上ꎬ 约旦的民族构建路径在中东并非个案ꎮ 中东地区出现的所谓

“土耳其模式”②ꎬ 就是将伊斯兰政治传统与现代议会民主政治相结合的一种

尝试ꎮ 中东的君主制国家大都是借助传统的部落或宗教政治文化来阐释现实

的政治合法性ꎬ 将对王室的认同与国家认同融合ꎮ 不同之处在于ꎬ 对海湾阿

拉伯君主国而言ꎬ 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福利社会在很大程度上

疏解了社会的压力ꎬ 赋予王室统治以合法性ꎬ 进而维持着这些相对保守的君

主国的稳定ꎮ 对没有石油资源又处于中东动荡旋涡的约旦而言ꎬ 能够维持长

期的稳定难能可贵ꎮ 这也是中东君主国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之维ꎮ 但是ꎬ 在

中东大变局的背景下ꎬ 随着社会的持续分化、 社会文化的变革、 世界能源价

格走低等潜在问题出现ꎬ 约旦等阿拉伯君主国如何进一步基于传统文化建构

现代政治文明和政治认同显得尤为重要ꎬ 这也是影响这些君主国发展与稳定

的重要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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